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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参政与印尼政治文化革新
印尼 许天堂 著 龙力 译

〔关键词 」印尼 华人参政 政治文化

摘 要 本文首先叙述了苏哈托统治时期
,

印尼华人在政治生活和文化心理上所受到的沉重打击
,

然后对
“

五月骚

乱
”

后印尼华人的参政情况作了介绍
。

文章还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印尼华人对政治生活不够积极的原因
,

其内因是印尼

华人结构复杂
,

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群意识
,

其外因是印尼政治仍有歧视华人倾向
,

印尼政治文化有待革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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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
“

新秩序
”

集团实行压制
、

歧视和裙带政

策
,

印尼大众形成一种陈见
,

认为华族都是极端 自

私的经济动物
,

全然不顾印尼人民和 民族的命运
。

这种陈见其实是故意给华族烙上的恶名
。

另一个有

效迫使华族回避政治领域的烙印就是
“

印尼国籍协

商会
” 。

在扑灭印尼共的
“

九三 事件
”

时期
, “

新秩

序
”

军人集团以
“

印尼 国籍协商会
”

印尼共为罪

名
,

压制性地逮捕
、

审判华族组织人士
、

活动家
、

干部和成员
,

解散各种带有华人意味的组织
、

团体

和基金会
,

没收华人和
“

印尼国籍协商会
”

开办的

学校
,

将之作为军队宿舍或国立学校
,

更有甚者
,

把它变为将军住宅或改作店铺
、

商业中心
。

苏哈托军人集团进行的排华活动实际上与西方

资本主义国家遏制北方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

论调彼此呼应
。

从一开始
,

他们就极力进行各种排

华反中活动
,

以转移印尼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

注意力 不遗余力地进行排华反中宣传
,

说什么印

尼民族的真正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 中国共产

党
,

印尼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
,

藉此扭曲印尼人
民的观念
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当时美国及其盟国发

动的越南战争正达到高潮
。

当时
, “

民族统一促进会
”

将
“

九三

事件
”

视为挤压政治对手的起点
,

极力玩弄手腕
,

欲将
“

印尼 国籍协商会
”

当作替罪羊
,

上窜下跳
,

四处鼓噪将其解散
。

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

情六处的策划
, “

印尼国籍协商会
”

从一开始就被诬

陷为印尼共
。

一时间
,

凡经陆军过滤过的印尼传媒

在重新出版时
,

便集中火力
,

群起进行排华反中宣

传
。 “

印尼国籍协商会
”

负责人和华界名流遭到缉捕

和敲诈
,

成百上千名华人成为屠杀的受害者
。

同时
,

针对华人颁布了各种禁令
,

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庆

祝传统节 日
,

禁止华人尊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
,

禁止使用汉字
、

汉语
。

最刺伤要害的是强令将
“

中

华 中国
”

的称谓改为歧视性的
“

支那
” 。

使用
“

支

那
”

一词给华人造成致命伤痛
,

使华人在政治和心

理上无能为力
。

这些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困境
,

成

为
“

新秩序
”

时期华人尽可能回避政治领域的主要

原因
。

至今
,

苏哈托集团倒台 年多了
,

但大部分

华族仍郁积一种情绪
,

不愿投身现实政治
。

然而
,

苏哈托总统有一种本能
,

即仿效爪哇国

王和荷兰殖民者为 自己敛财
。

这促使他在华族中豢

养了一小撮密友
,

通过贪污
、

勾结和裙带关系将他

们作为 自己的摇钱树
。

不幸的是
,

这一小撮华人忘

乎所以
,

忘记伦理道德和 良知
,

使 自己暴富
,

从而

导致广大公众产生消极看法
,

认为所有华族都贪

污
,

都是贪婪的
“

经济动物
” 。

此外
,

苏哈托十分务实
,

他重用所谓
“

伯克利

黑帮
”

浦 一 系指受过美国加利福尼亚

伯克利大学教育的几位经济学家
,

以维佐约
·

尼蒂

萨斯特罗为首
,

包括阿里
·

瓦达纳
、

埃米尔
·

萨利

姆
、

默哈马德
·

沙德利
、

苏布罗托等 人组成的经

济顾问小组一译注
,

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
、

世

界银行
、

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
,

〔收稿 日期 」 抖 一 一 。
〔作者简介 许天堂

,

印尼华裔学者 龙力
,

本刊特约撰稿人
。

二 此文系作者 抖 年 月 日在雅加达关于
“

印尼 抖 年政治经济前景 走向复苏的努力
”

研讨会上的发言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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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
“

援助印尼国际财团
”

必
,

利用那些有实

际经商经验并在亚洲建立了商业网络的华人
,

促进

了印尼实体经济
。

华族则被局限于经商
,

无法涉足

其他领域
,

当局或明令或暗示 如恐吓 禁止华族

参政
,

并为华人成为国家公务员或参军设置重重障

碍
。

“

新秩序
”

集团这种政策实行 了三十多年
,

华

族逐渐远离政治
,

致力于经商
。

这就是
“

新秩序
”

政府创造的氛围
,

诱导社会上形成一种看法
,

认为

华族通过将一切非法手段合法化来敛财聚富
,

图谋

私利
。

事实上
,

几百年来
,

在印尼历史发展进程

中
,

华族在政治
、

社会文化
、

新闻
、

文学
、

体育
、

外交领域
,

甚至在驱逐荷兰人的武装斗争和抗 日斗

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
。

“新秩序 ” 集团之后华族的政治作用

年 月 一 巧 日发生的悲剧震撼了印尼

全体华族
,

催发了意识觉醒
,

使他们认识到长期以

来自己被边缘化却又无力抗争
。

公民权绝大部分被

阉割
,

与印尼共一道被当作替罪羊和统治者敲诈勒

索的对象
,

民族
、

种族甚至做人的尊严遭到践踏
。

“

新秩序
”

统治者给他们的唯一 自由就是经商
。

的

确
,

这提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
、

教育水平
,

但没有

政治 自由
,

一切都毫无意义
。

年 月 一 巧

日的事件证明
,

华族即使在经济领域再神气
,

没有

政治实力
,

几小时之内其力量就会荡然无存
。

“

新秩序
”

集团一倒台
,

各种以华人为基础的

组织和政党纷纷脱颖而出
。

年 月 一 巧 日

事件和苏哈托集团的倒台是华族觉醒的重要里程

碑
,

也是全体印尼人民在争取正义和民主斗争中觉

醒的一部分
。

这种觉醒多是 自发性的
、

激情洋溢

的
,

缺少政治和组织经验
,

缺乏深孚众望
、

凝聚民

心的领导人
,

各色各样的组织是打着民主改革的旗

号走上前台的
。

年大选
,

仅有一个以华人为基础 的政党

印尼大同党 通过全国大选委员会筛选
,

参加了

大选
。

该党创立者和领导层对得票的预估大大失

算
。

他们预计这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定能得到人

数近一千万华族的支持
,

稳获 一 个议席
。

结果

却是该党仅在西加里曼丹选区夺得一个议席
,

苏珊托
,

林冠玉一译注 当选议员
。

仅凭区区一个议席
,

他是否就能为印尼全体华

人的意愿和利益而奋斗 年大选结果
,

确有

几个华人当上议员
。

除 苏珊托 林冠玉 外
,

其中还有 阿尔芬
·

李 瓦
,

李 宁彪一译 注
,

国家使命党
、

詹德拉
·

维贾亚
,

民

主斗争党 和恩加尔迪亚索
·

鲁基塔 路
,

专业集团
。

除阿尔芬
·

李 李宁彪 敢于

直言外
,

几乎听不到其他议员 的声音
。

但阿尔芬
·

李 李宁彪 是否在议会中积极为反映华族意愿而

奋斗
,

这有待证明
。

年产生的国会开始运作以来
,

埃斯特
·

英

达亚妮
·

尤素福 压山 领导的
“

民

族国家团结促进会
”

曾协调各社会团体和

非政府组织
,

向议会各党团递交各种反歧视建议
、

请愿或提案
。

议会里那些华人朋友是否也曾为此而

力争 他们是否在各 自党团内外游说
,

以便将那些

建议提交议会大会讨论

古斯
·

杜尔 即瓦希德一译注 执政时期
,

郭

建义被任命为经济统筹部长
,

这是一个令全体华族

感到骄傲的要职
。 “

新秩序
”

政府统治 年间
,

仅

一位华族被破天荒任命为部长
,

即默哈马德
·

波 卜
·

哈桑
,

又叫郑建盛 仆 儿
。

这也只是在
“

新秩序
”

倒台前两个月
。

印

尼全体人民本寄望郭建义能使印尼经济迅速改观
,

可惜却因郭本人与瓦希德总统发生 冲突而未能实

现
。

如今在梅加瓦蒂政府中
,

郭建义担任建设国务

部长兼国家建设计划主任
,

但在工作中
,

他与其他

主管经济的部长们时常意见相左
,

想法不一致
,

这

使他常常处境尴尬
,

似乎
“

无所作为
” ,

几近默默

无闻
。

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从诞生那天起
,

就可预见

其受挫的命运
。

因为华族并非单纯族群
,

政治利益

参差不齐
。

加上这些政党多是突然出世
,

准备工作

仓促
。

一个政党应具备合法而清晰的政治理念
、

使

命
、

纲领和计划
,

具有团结一致
、

德高望重
、

高度

统一的领导集体
。

而那些处于初创
、

分化的政党很

难得到圈外人支持
。

指望华人企业家和财团支持来

发展政党几乎是画饼充饥
。

企业家们 自有考量
,

他

们只支持那些有胜算把握的政党
,

以便其商业利益

得到保护
。

年大选 中
,

大部分华族选择其他政党
,

一般都选择支持象征着受压迫阶层的印尼 民主斗争

党
。

有些选择国家使命党 刊 中爪

哇
、

日惹和北苏门答腊华人
、

民族觉醒党

东爪哇华人
、

专业集 团 支持现状的一些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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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和民族关爱民主党 拙 基督教 天主教

团体
。

除政党外
,

各种非政府组织
、

联谊会
、

协会
、

社团和基金会在后苏哈托时代纷纷冒头
,

以不同观

念和使命把华人拢在一起
。

但这些大都是社会文化

组织
,

带有家族宗亲色彩
,

极力回避政治
。

另有不少华人学者
、

大学生和青年积极投身各

种不以华人为基础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
,

与其他社

会活动家打成一片
,

为推进印尼人民梦想的改革而

奋斗
。

这些人多为
“

侨生
” ,

例如担任全国法律委

员会 成员的弗兰斯
·

亨德拉
·

维纳达
山旧 ,

陈显伟一译注
、

担任全国人权委

员会成员 的詹德拉
·

塞迪亚万
,

黄金泉一译注
、

信息流研究所 的斯坦利
、

民族国家团结促进会的埃斯特
·

卜 尤素福和雅加达

法律 援 助 机 构 负 责 人 苏 尔 雅
·

詹 德 拉
,

还有活跃在行业组织中的安东
·

苏 比特

和苏达梅克 双
。

在后苏哈托时代
,

还 出现不少

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社会观察家
,

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

章
、

各抒己见
。

在新闻界
,

许多年轻记者活跃在文

字和电子传媒领域
。

同
“

新秩序
”

政府时期相 比
,

华族政治生活大

有进步
,

可以 自由谈论政治问题和民族命运
,

积极

参加各种研讨会
,

包括印尼华裔总会 汀 主办

的讨论会
。

如果说起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或遮遮掩

掩地就华人问题发问
,

那么如今他们是争先恐后就

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大胆质问
、

畅所欲言
。

面对 戊吟 年大选
,

以华人为基础 的政党全面

受挫
。

没有一个通过司法和人权部规定的条件和大

选委员 会 的资格甄别
,

因而无权参加大

选
。

数千名同情者和干部几个月来拼命工作
、

到处

筹资
,

摩拳擦掌准备参加 又 年大选
,

到头来大

失所望
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
,

这些党的领导人毫无

责任感
,

很快就跳槽去当其他党的候选人
,

使其干

部和同情者空 留困惑和沮丧
。

据几家华文报纸研

究
,

参选各政党中有 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是华族
,

这还不包括地方议会候选人
。

不知政党招募他们是

去拉选票 还是去筹资
,

但这起码证明

华族政治生活有了进步
。

此外
,

全印尼还有数百名

华人登记参加地方代表会议 选举
。

华人政治势力图

多年来
,

公众的印象是
,

由于面对新秩序政府

的不公正待遇
,

华族心齐抱团
。

事实并非如此
。

华

族不仅政治观点千差万别
,

就连社会文化传统
、

宗

教信仰
、

经商行业也是多种多样
。

但公众却存在误

解
,

习惯把华人中一小撮坏人的劣迹扩大化为整个

华族的过错和品质问题
。

华族大体上可分为
“

纯血统
”

和
“

侨生
” 。 “

纯

血统
”

华族生于中国
,

子孙后代有浓厚乡情
,

一般

都固守传统文化和信仰
,

能说流利的普通话或家乡

话
。

而
“

侨生
”

的祖先几百年前已来到印尼
,

由于

当初不允许携发妻闯荡
,

他们便娶当地女子为妻
,

文化上融于当地
,

艺术
、

服饰
、

语言
、

宗教信仰上

造就了一种混合型文化
。

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或家乡

话
,

由于同中国断了联系而没有家乡观念
,

多数人

甚至不知家乡在何处
。

“

纯血统
”

也并非完全相同
,

而是按家乡分为

不同群体
,

有的来 自福建
,

有的来 自广东
、

山东
、

湖北等省
。

即使福建又分为厦门
、

福州
、

福清
、

兴

化等地
,

广东分为梅县
、

大埔
、

潮州
、

广州等地
。

他们政治观点各异
,

有的向着中国大陆
,

有的向着

台湾
。

如果按印尼地域划分
,

他们又被贴上消极标

签
,

分为棉兰支那人
、

爪哇支那人
、

邦加支那人
、

坤甸支那人
。

从行业来看
,

可分为 福清人多从事金融 银

行 和纺织业
,

兴化人经营汽车等交通工具
,

福建

人 疑为福州人一译注 做土产和咸鱼生意
,

客家

人开杂货店
,

孔府人经营餐馆
、

家具店和照相馆
,

湖北人当牙医或经营牙科器械
。

如果我们去芒加杜

瓦
,

可 以看到摆摊 的多是客家人
,

现代照相馆 主人是广府 广东一译

注 人
,

大田 的零部件供应商是兴

化人
,

小门 的企业家是福清人
。

“

纯血统
”

是否抱团
,

其实未必
。

他们除在生

意上竞争外
,

还有浓厚的家乡观念
。

这就是为什么

他们按照家乡划分竞相成立各种组织的原因
。

客家

人与福建人隔阂深
,

双方头面人物谁也不服谁
,

竞

争很激烈
。

“

纯血统
”

的社团组织一般都是初级的
、

长尊

幼卑的
、

传统的
,

在确定领导人时多推选与当局关

系好的成功企业家
,

因为作为外来侨民
,

他们只能

靠那些生意成功又与统治者近乎的企业家来获得安

全感
。

“

侨生
”

一般由中下层组成
,

按居住环境 四分

五裂
。

他们已融人当地社会
,

不经商
,

多数在私企



乃理沉 凤 几 东南亚研究 又 年第 期

或外企打工
,

开咨询公司
、

当律师
、

公证员
、

教

师
、

艺术工作者
、

设计师
、

非政府组织人士等
。

他

们感觉自己完全是印尼人
,

与祖居国没有牵挂
。

“

侨生
”

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印尼 民族无异
,

多

样性十分突出
。

他们凭借良知选择不同政党
,

表达

各自政治意愿
。

这就是为什么
“

侨生
”

几乎没有成

立华人政党念头的原因
。

与一位客家人士成立印尼

大同党形成对照的是
,

几位侨生人士参与成立国家

使命党和其他政党
。

面对 又 年大选
,

华族 自然会成为各政党争

夺的
“

俏佳人
” 。

创 〕万华族 ’对获得大选资金和

选票是一个可观的数字
。

但这些政党负责人没有料

到
,

华族从 年大选中学会了许多东西
,

并且

已经明白不能轻易把意愿和命运寄托给那些在竞选

时说 得 天 花 乱 坠 的 政 党
。

如
“

副 总 统 中 心
”

的倡议者和创办人完全没有料到
,

他们筹款 时得不到所期待的响应
。

因此
,

我们希望那些政党从华族中招募干部和候选

人时不单是冲着钱去的
。

加快政治文化创新

勿庸置疑
,

华族在我国具有可 以倚重的潜力
。

他们凭借庞大的数量
,

能为民族和国家发展发挥重

要作用
。

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
,

具有勤奋坚韧

的工作精神
、

周密完善的营销网络 有着数百年从

商经验
,

阅历丰富
、

善于捕捉商机
,

在亚洲商家中

编织了强有力的业务网
。

据克里斯蒂安托
·

威 比索

诺 领导的
“

印尼商业数据中

心
”

年的统计
,

印尼人在新加坡的
“

亚洲货币单位
”

存款多达 亿美元
。

如果说其中一半属华人拥有的话
,

这将是一个十分

惊人的数字
。

即使一半的钱回到印尼
,

我们也用不

着向印尼协商集团
、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
、

世

行
、

亚行乞怜来摆脱危机
。

环顾邻国
,

我们会对新加坡
、

马来西亚和泰国

取得的成就钦佩不已
。

为什么这些资源贫乏的小国

能领先于我们 不仅是 因为它们没有
“

三歪风
”

贪污
、

腐败和裙带风
,

和政治不稳定
,

而

且还因为它们平等公正地对待本国所有公民
,

保障

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
。

摧任政府高官时
,

多凭真

才实学而不是靠
“

三歪风
” ,

不分三六九等
。

要使国家繁荣
,

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包括华族在

内的一切潜能
,

因为华族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
。

要

敞开大门
,

使一切有志才俊进来
,

带领我们朝着理

想 目标前进
。

泰国总理他信和菲律宾前总统克拉

松
·

阿基诺是华裔
。

马来西亚内阁中不少部长也是

华裔
。

要废除那些歧视性法规
,

使华族不再持有印尼

共和国国籍证书
。

情报统筹机构的支那

问题协调部
一

应该解散而不是停止

运作
。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。

消除
“

三歪风
”

不仅是

口号
,

更要成为首要任务
,

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
。

多年来为了借贷几十亿美元
,

我们总要低三下 四
,

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所有条件
,

那么为什

么要反对和推迟取消那些歧视性
、

带有种族主义色

彩的法规呢

因此
,

我们希望加快印尼政治文化改革
,

使我

们尽快走出当前危机
。

希望华族改变做生意的行

为
,

不要昧着 良心只图利润
,

而要为我们全民族的

繁荣效力
。

希望华族为民族进步而投身生活各个领

域
,

不要只守在生意圈里
。

最后
,

为了民族进步
,

让我们一起抛弃陈见
、

脱胎换骨吧
。

【注

〔 欲知
“

新秩序
”

政府处理华人组织及其资产包括

房产
、

华文学校
、

印尼 国籍协商会学校的政策以及全印尼

华人组织 的名字
,

见印尼共和国财政部预算总 司编写的

《处理种族排外组织问题指示 》
,

国家财务建设局
,

卯 年
。

【 〕见鲍尔
·

拉斯玛和詹姆斯
·

奥力佛合著 《英国的秘

密战争 》
,

出版社
,

伦敦
,

夕尧〕年
,

第 一 页
。

仁〕欲知华族在印尼历史进程 中的作用
,

见许天堂

政治漩涡中的印尼华人 》 比沪 出版社
,

雅加达
,

释 】
年

。

【 〕关于印尼华人数量
,

迄今尚无准确数字
,

因为从

未进行过相关有效普查和研究
。

最近一次相关普查系荷属

东印度政府在 年进行的
,

表明荷属东印度的华人约为

万
。

因此 目前所有数字都是估计
,

有说 万
、

以】〕万
、

〕万甚至 巧 万
。 双刃 年印尼华裔总会就该问题举办研

讨会
,

但没有结论
。

【责任编辑 邓仕超


